
不管你期待与否，春天就这样不可
抗拒地来临。初到之时，还欲擒故纵地
下了一场春雪，可是谁都看得见，那飘
舞的雪花，还没来得及以最好的姿态落
定，就化得了无踪迹。

对于春的呼唤，表现得最积极的当
是垂柳。你看它枝条鲜亮得熠熠发光，
水灵灵的样子仿佛用力一甩，就能滴出
水珠来。那思念已久的渴望在枝头跃
跃欲试，含蓄的孢芽呼之欲出。远望
去，那颜色若黄若绿，似有还无，淡淡
的，轻轻的。

柳枝微摆，几丝绿意在风中小巧地
掠过。

不出几天，柳芽抽叶，小巧的叶儿
害羞般伸展着腰肢，娇嫩地点缀在柳枝
的上上下下。回首遥望，浅浅的绿意，
泛着鹅黄，淡若薄雾，薄如曼纱。千般
缥缈妙然天成，万分朦胧不求自来。微
风拂过，轻轻地摇曳，万种风情便油然
而生。无需矫情地做作，袅娜的身姿无

论静还是动，都是百媚自生。
那如烟似梦的迷离，让人驻足不

前。恍惚间仿佛身置瑶池仙境，那垂下
的丝绦舞动着腰肢，如若仙女的水袖翩
翩起舞。

河岸堤柳最有机会欣赏自己的倩
影了。你看她临水而望，柳枝点水，水
面清如明镜，倒影与之婆娑相望。宛若
少女对溪梳妆，微微侧首，那如瀑的秀
发倾泻而下。

再过几日，柳叶把枝条打扮得愈发
俏丽了。黄色渐渐褪却，绿意浓了几
分。那般淡妆，亦如素面朝天的清纯少
女害羞般掩面而立，清新而不繁杂，轻
盈决不轻浮。

也许有几日你疏忽了，等你倏地想
起柳枝的嫩绿时，映入眼帘的却不再是
那曼妙如纱的柳烟。那柳枝的绿已经
浓得化不开了，就算随风起舞，柳树的
背景一不似从前那般清晰可见。这柳
枝葱绿得如同翠屏般，霸气地隔断了人
的视野。

风卷柳帘，叠翠生烟，你才意识到
是夏天悄悄地葳蕤了柳枝。柳风拂面，
阴凉爽心，于是那如烟旧梦淡去，唯有
翠屏般的现实独立在视野尽头。

这切断我视线的屏障，绿得招摇，
绿得惹眼，绿得让人的目光无法穿越，
绿得如盛装的女子浓妆艳抹。而我却
只爱那淡然若素的柳枝，颔首垂肩，款
款地摆动腰肢，如撑着油纸伞的丁香姑
娘，娴静雅致。

我惟愿沉醉在那淡淡的柳如轻烟，
我独迷失在曼若薄纱的前缘旧梦。

是谁打马而来，红马白衫，横笛悠
然，在迷蒙绿色间翩翩而行，马蹄留香，
笛音绕堤数日不绝。是谁素装来过，白
马紫衣，连桃花都逊色不如，柳枝温婉
拂过她的双肩，也没能挽留她的脚步，
执意踏着笛音一路寻去。

那日我看着烟柳如梦，如今只有我
梦境里有柳烟袭来浓成翠屏，耳畔依旧
回荡着那不绝于耳畔的笛声。

柳如烟凝春意浓
□杨晔

前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人讲
起原丰县县委书记、徐州市政协副主席
田瑞声同志在三年疫情即将过去的前
夕，不幸因病逝世了，我心中油然而生
阵阵惋惜和悲痛。

作为后生晚辈，虽然我无缘服务于
老书记身边，以聆听他的亲切教诲，但
他政声远播，一直是我心中的典范。政
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老书记在丰县
工作期间，我正在丰县欢口中学读高
中。尽管作为学子，“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可关心时政还是有
必要的。当时，丰县老百姓都夸田瑞声
同志是一个好领导。那时，在我心中就
默默记住了老书记，并找到了学习的榜
样。1994 年，我考入县委组织部工作，
一度参与了丰县组织史的史料征集和
编篡工作，对老书记有了更为深入全面
的了解。老书记在担任丰县县委副书
记、县长、丰县县委书记期间，他积极贯
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极
大的热情投身到改革和建设中去，坚决
拥护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
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表现了一
名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立
场。他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发扬优良传统，廉洁奉公，勤政
为民，为丰县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了大量
心血，取得了突出成绩，得到了党组织
的信任和肯定，得到了丰县人民的拥护
和爱戴。2017 年，我组织编写《文艺花
开亮凤城——丰县文联史志》一书，县
文联老主席张祥吉老师送给我一本铅
印的小册子《丰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
刊》（1984 年 7月），封二赫然刊印着县
委书记田瑞声同志的亲笔题词：“祝贺
丰 县 文 联 成 立 培 育 人 才 繁 荣 创

作 田瑞声题 甲子荷月”是用毛笔书
写的，其题字笔墨饱满，遒劲有力，一气
呵成，章法布局合理，错落有致，内容鼓
舞人心，有很强的指导性，至今看来无
愧一幅好的书法作品。看到此题词，我
的内心对老书记又增加了几分敬佩。
据县文联老主席张祥吉老师回忆：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文学艺术事
业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拨乱反正，
使长期被“左”的精神枷锁禁锢的艺术
生产力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解放，因而涌
现了一批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艺术水
平的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的前
进，生产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改善，人民
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越
来越高了。我们的一些精神产品如何
迅速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已经是广大
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有鉴于此，县委书记田瑞声同志审时度
势，大胆决策，在他的直接指示和关怀
下，丰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应运而生。
它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自愿结合的在党
的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它具有革命
性、群众性、专业性和统战性，其目的是
为了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全县文学艺术
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方向，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方针，按照文学艺术本身固
有的规律，去研究和解决艺术实践中的
各种具体问题，在我县迅速开拓出一个
文学艺术创作的新局面。因此说，丰县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诞生，是我们丰县
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丰县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是在一九八四
年七月十五日隆重开幕的。出席会议
的有文学、戏剧、曲艺、美术、摄影、书
法、音乐舞蹈等七个协会的会员一百二

十余人。会议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
保华同志主持，县政府顾问王建华同志
致开幕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靳允良
同志致闭幕词，徐州市文联副主席张昭
同志代表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州市文
联、徐州市文化局向大会致祝词，并赠
送“硕果累累”画匾，邳县文联的代表朱
廷久同志致贺词，本县有关单位的代表
列席了会议并送来了贺词，对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县委书记田瑞声
同志因到市里参加会议，无法亲自参加
县文联成立大会，于是连夜为大会作了
题词，这对丰县文联和与会同志给予了
极大鼓舞和鞭策。从这一小事当中，我
们足可以看出田瑞声书记担当作为的
高尚情怀和人格魅力。

人生有很多的机缘。后来我有幸
两次与田瑞声老书记坐在了一起，每次
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第一次，大
约在2010年 7月，时任县人事局副局长
的我随同孔祥虎局长到市里参加一次
活动，有幸见到了我久仰的田瑞声老书
记。老书记中等身体，思维清晰，精神
矍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我走到
他面前，他非常高兴，对我流露出关切
之情，向父辈一样对我嘘寒问暖，极尽
鼓励。初次见面，得其殊荣，我的内心
不禁涌起一股暖流。第二次，是 2015
年 11 月 7日，在丰县举办的文化学者、
官场学人王华超先生第 39 部新书《书
香·乡情》赠书活动仪式上。老书记的

“丰县情节”和人缘口碑，老书记的真诚
朴实的即兴发言，再一次令我心生无限
崇敬。

斯人已去，山川同悲。政声远播，
风范常存。老书记，请一路走好！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中国评协
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丰县文联原党
组书记、主席）

政声远播 风范永存
——深切缅怀老书记田瑞声同志

□张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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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细柳斜斜
□管淑平

娘，今年 88 岁，是一位老年
痴呆症患者。

昨晚，子夜时分，娘还未睡
觉，又与窗户玻璃上自己的影子
折腾起来了。我推门进去，娘手
里拿着被子，正对着窗户玻璃上
的自己正絮叨着，“你出来，给你
被子盖上，冻死咋办……”我耐
心跟娘解释，玻璃上的人影是她
自己，好不容易哄她睡下，过了
一小会，她又起来继续折腾，这
样反反复复直到凌晨四点。娘
夜晚不肯睡觉闹腾已是家常便
饭，有时会折腾一两天也不休
息。娘如此折腾，她难受、焦躁
不安，我也陪着一起痛苦、烦闷
难眠。晚上能睡一个完整的觉
成了我最大的幸福。有时痛苦
不堪的我真想一了百了，倘若如
此，老娘岂不更加可怜！

娘是 2021 年 8 月 19 日确诊
患上中重度老年痴呆症的。我
很难接受娘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的事实。那时娘整个人就像“丢
了魂”，目光呆滞，神色飘忽，说
话颠三倒四，经常迷路，时常担心东西被
偷，心情烦躁，容易发火，到了夜里也不
肯睡觉，脑子里一门心思地想出门，说要
回家——也许她的记忆又回到了童年的
老屋，却全然记不清自己一直生活的家。

娘患上老年痴呆症后对眼前的人和
事有时会失去记忆，而对过去的陈芝麻烂
谷子却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娘靠在我的
肩头哭着问“杭州（我的乳名）死哪去
了？你是谁？”；又有一次，指着哥问我

“那个老头谁？”娘糊涂的时候，什么都不
记得，甚至连亲生儿子也瞬间想不起来
了。记忆有时好像在跟娘捉迷藏，越急越
想不起来。这时，娘便会烦闷、难过、自
责，可就是找不到迷雾中的出口。时间仿
佛也在跟母亲开玩笑，在她的脑海里，忽
而是那个在棉花地里捡棉花的少女，忽而
是在老屋里跟在姐姐（我的姨妈）屁股后
面的小女孩。我的应对办法是，“永远只
过进行时”，“永远只顺着娘的话说”。

冬天室外寒冷，我每天坚持陪着娘在
客厅来来回回走动；锻炼的同时，也帮着
娘重新认识周围的一切。“说了忘，忘了
就再说一遍”，帮她一起找回记忆。娘也
常常把一些过去熟悉的人和事讲给我听：
讲起儿时的小伙伴——小黑妮，讲起和我
父亲一起去华山拉石头盖屋，讲起小时候
去看望外婆的路上我偷吃点心的馋猫样
……有的我从未听过，有的娘翻来覆去絮
叨了无数遍。

娘患有老年痴呆症后自尊心更强，也
更容易受到伤害。娘一向要强，家里大小
事情都听她的，不仅一双巧手会裁剪，还
烧得一手好菜。可现在，娘记性差了，总
是丢三落四，什么也做不了。看着娘痛
苦，我心里也很难过，就不断地安慰她，

“没关系，儿陪着你呢，你想做什么我替
你做。”

娘患上老年痴呆症后，经常迷路，身
边离不开人陪伴。为防止老太太走丢，家
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她戴上胸卡，写
上姓名电话，以便迷路后及时联系到她；
跟周围的邻居、保安说明母亲的病情，万
一哪天她“偷偷”跑出去，请他们提醒老
太太回家；老婆还在智能锁上设置了远程
监控，唯恐母亲会破门而出。一次，我急
着去上班，把娘一个人留在家里看电视。
也许长时间没有出门在家闷坏了，娘不知
怎么把门打开出去了。我家的锁是那种
智能锁，娘出去后却又无法打开门回家。
幸好邻居把老太太领回家又及时联系到
妻子，否则衣着单薄的母亲该怎样度过寒
冷的一上午。锁毁了可以换新的，母亲要
是因为我的粗心冻坏了身子，我会后悔自
责一辈子。还有一次，娘离家出走迷了
路，一家人在外边找了几小时，连派出所
都要报案了。我当时在想，如果老太太找
不到了，那家里人也就找不到我了，我准
备到佛门净地了此残生。

为了防止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出现意
外，我决定每天带着娘上下班。母亲年
迈，吃饭穿衣都是慢动作，每天娘和我都
提前一小时做准备，早早出发。原来以为
既上班又照顾娘是件不可能的事，但只要
心中有娘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教
师阅览室宽敞明亮又清净，很适合娘这样
的患者，娘在这里很安静，也不影响老师
们阅读；她还时不时帮着扫地擦桌子。为
避免家、校来回折腾，我和娘中午在学校
食堂吃饭；工作之余，我陪着娘在校园里
散散步，透一透新鲜的空气，陪娘说说
话，即使娘犯糊涂说胡话，我也总是想方
设法逗娘开心一笑，让娘快乐，娘笑了，
我心也安然了。无意间，丰中校园里留下
一对母子一起上班的身影。感谢学校领
导的关心与照顾，让我有机会做好工作的
同时，也能陪伴老娘平安夜度过每一天。

患上老年痴呆症后，一向明白的老太
太糊涂起来听不进别人一句劝，你越不让
干什么她越干什么：吃东西掉地上了，你
告诉她别捡，她趁你不注意捡起来就放嘴
里；给她洗澡，你告诉她进厕所再脱衣

服，她边说“知道”边脱个精光，
不管家里有没有外人；吃饭时，
你告诉她别往地上吐，一扭脸没
看见，她又弄得满身满地都是饭
渣，还用脚在地板上泥几下。不
仅如此，她做错事，别人是不能
说的，更不能跟她讲理，为此我
给 老 娘 起 了 个“ 常 有 理 ”的 绰
号。我和妻子有时也在总结，如
果对老太太没什么伤害，她不听
就算了，没必要和她较真；但有
些事不说行吗？不行，说她又不
听，所以有时只得靠喊叫来镇住
她。我也不愿意喊，我有高血
压、脑梗，一生气就头晕，可是我
能怎么办？妻子有时劝我，娘是
病人，咱别拿正常人的言行去要
求她。

娘烦躁不安时经常闹腾，每
天都在挑战着家人们的神经和
底线。不知什么时候她就闹着
带她去医院看病，检查却还是老
毛病，心肺有点问题，血压正常，
血糖正常，脉搏有力，血脂刚过
上线。我无法理解，别人家老人

多是拒绝上医院，拒绝吃药，我们家老太
太怎么正好相反呢？母亲还经常闹丢钱、
丟东西、骂小偷，有时一下子套上 9 条裤
子，穿上 3 双袜子，晚上不睡觉到各个房
间溜达，玩电灯开关，过几天就换一个花
样，我跟别人开玩笑说，老太太的“闹剧”
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不带重样的。你刚
适应了她的这种折腾，她又换了另一个闹
法，崩溃啊！

娘害怕孤单，需要家人的陪伴。在家
里娘一会也不让人离开她的视线，就连去
个厕所她也要跟着过去……我们曾商量
送母亲去养老院，可又怕她住不惯；找保
姆，又一时找不到可靠的，再者母亲也不
愿意找个外人伺候。看着母亲这种样子
我跟儿子说，一旦有一天我也这样了赶紧
把我送走。我们姊妹四个伺候一个老娘
还搞得这样焦头烂额，以后一对小夫妻伺
候四个老人怎么弄啊！

陪伴娘的日子里，我也有心情特别不
好的时候，觉得每天自己都在崩溃的边
缘。一天到晚陪伴像疯子一样的母亲，我
根本无法找到自己，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生
活，每天的生活就是伺候母亲的衣食起
居，一步也不能离开。俗话说久病床前无
孝子，我觉得这话就是说的我，但是我又
不知道该怎么摆脱。我曾经将自己的苦
闷说给非常要好的同事听，同事宽慰我，
你知足吧，我们想找个老人伺候着还没有
呢！但说心里话，有时我很庆幸母亲大病
不死，每天我有娘相伴；有时我还真找不
到一点知足的感觉，看着老娘痛苦不堪的
样子，心想还不如让她早点解脱了。为
此，我矛盾极了、苦闷极了！

娘刚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时候，单位同
事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老太太这才刚刚
开始，允书，你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及早做出安排，不然的话她还没疯可能你
先疯了。现在几年过去了，母亲的病情虽
然日益加重，不过还能正常生活，有时还
哼两句小曲，但就是不听话，可我有时真
的已经快疯了，刷牙吧，把牙膏挤在了梳
子上；去浇花吧，把水倒进了旁边的水盆
里（这是我，不是娘），看看现在的我和老
娘到底是谁先疯了。

人们常说，得了老年痴呆，最不幸的
不是本人，而是坚持照顾病人的家人们，
对此我深有同感。我真不是不愿意伺候
有病的老娘，只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
年老爸突发心梗，没给我们留一天伺候他
老人家的机会，现在每每想起来都非常心
痛。子欲养而亲不待，孝心不能等待，父
亲去世的时候我就深深体会到了这句话
的含义。每次跟老太太发完火后我都特
自责，心想等哪天老娘真不在了，我不得
为今天的行为悔断了肠子？每当我实在
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时候，就安慰自己这
是亲娘，我是亲生的，不生气。

表大娘，娘的好姐妹，也是老年痴呆
症患者，瘫了三四年，吃喝拉撒全在床
上，有时拉完还把粪便抹在床上、墙上，
还放嘴里吃，我真不敢想象，娘真到了那
一天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明天的太阳还会照样升起，可明天的
老娘又将会出现怎样的状况？不管明天
母亲状况如何，也许我还会一次又一次陷
入崩溃，但是我更要选择坚强，有我在，
我要让老娘安度晚年！

北方多柳树，确实是这样。
每每到了春天，这种植物便悄悄地

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也许是被一缕风
唤醒的，也许是一场春雨的问候，亦或
者是因为那嫣然春光里的那一丝丝柔
美而明亮的阳光的一个轻轻的吻痕
吧。它们从冬季一个长长的梦中悄悄
苏醒，慢慢睁开了惺忪的睡眼，随风的
节奏舒展着身躯，翩翩起舞，宛若那在
水一方的仙女，朦胧中给人以亲切之
感，含蓄中袒示着一个个多情的生灵。

杨柳依依，清风徐徐，北方的春天
因为有了柳树的点缀，从而也便多了一
分鲜活，一份真真实实的美感。它们不
在山边，也不在田畔，而是在道路的两
旁，在清清的湖水两岸，在憨厚而谦卑
的石桥边儿。它们，静静地伫立着，默
默地生长着，其清扬之姿，婉约之态，足
以撩拨开无数人无数美好的心扉。

北地历来多风，风虽寒、虽大，但这
并不煞景致。倘若，没有了风的吹拂，
那么，长长的柳条儿也便不能摇曳属于
一个春天的如梦似幻的独特景致了，也
就失去了一种活泼的气息。风起时，似
乎才能更具体地觉察到它们鲜活的生
机，更进一步地聆听它那跃动着的心
跳。一阵风儿过去，一枝枝柳条相互招
摇，仿佛要将春天的消息传遍。倘若，
风稍稍大一些，那么，你定然会看到一
树树的柳枝在悠悠地舞蹈。你站在桥
上，或是伫立在湖岸边，什么也不想，就
单单地望着它们那高高的身躯，在不知
不觉中，似乎你也成了春天的一部分，
成了一道风景，不知是柳树点缀了明朗
的你，还是你点缀了那翩然的柳树。

我一直深深觉得，柳树这种植株，
既不孤独，也不凄然。尽管，在古时，无
数在水边离别送行的游人将一种隐隐
的惆怅和依依不舍的情感寄托在它们
的身上。但柳树只管静静生长，默默不

语；它也许感到无奈，也许懂得人们的
感受，也许也会因为从身边经过的一只
飞鸟、一只蜂儿、蝶儿变得开心起来，也
许也会因为湖水中轻轻游过的一条小
鱼，心底里多了一丝丝的明媚。

柳，其实是一种智慧的树，是春天
的信使。不然，乡间孩童那嘴边又怎会
哼着一句“五九六九，河边看柳”的歌谣
呢！春打六九头，柳树吐新芽儿，一种
久违了的生机之感也宛然其中了。柳
芽儿带着一丝丝微微的黄，黄中透着嫩
嫩的绿意，那么灵动，那么潇洒，又那么
飘逸。那细细的柳条，宛若女子的长
发，柔顺而养眼，也许是春风的心灵手
巧裁剪出来的吧！

风细柳斜斜。春日里，竞相开放的
百花无疑给人一种色泽之美，悠悠流淌
的春水也足以给人一种心灵上的洗涤，
但于我而言，单单是溪水边一枝随风荡
漾着的柳絮，就足以让人感到春天的盎
然生机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动。


